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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往事

新娘

▼

■南泽仁

整个下午我和东平都坐在
场坝的马槽里翻看一本图书，
书里描绘了一座山林，林间有
一个女孩，在她出生后不久母
亲就去世了，一只金织雀每天
含着谷物来喂养她。等到她慢
慢长大了，金织雀就再也不见
飞回来了。为了寻找这只金织
雀，美丽的女孩接受了树精的
咒语变成了一只金织雀，她飞
过一片又一片丛林，在一座禅
院里她遇见了一个能与万物交
流的少年……后面的图画都丢
失了，我们只好一次次重头看
起，直到场坝上空暮光闪闪，东
平才卷起图书揣进衣兜里，握
紧小拳头朝大柏树下的家奔跑
去，一条齐腰的发辫在身后欢快
地摇摆。看着她的背影，我又回
想了一遍她凑在我耳边说的那
句热乎乎的话语：每晚我都含着
母亲的奶头睡觉，慢慢就长出了
一对会笑的酒窝。

回到家门口，见一群棕红、灰
白的马匹个个驮着花哨的马鞍，
颈上吊着大铜铃正埋头嚼食一地
的玉米杆。我走近它们，它们丢
下甜杆分散开了，铜铃由此发出
了由远及近的清脆回音。我并不
熟悉它们。跨进门坎沿一截独木
梯攀爬上去就到了堂屋，火塘边
围满了穿戴鲜艳的男女。我慌忙
从中寻找奶奶的身影，她依旧一
身蓝布藏衫，面目和蔼地盘坐在
火塘边上烙饼。我仿佛拥有着一
只鸟儿极速飞行的本领，嗖一声
绕过那些人身后钻进了奶奶的臂
弯里，只露出一双眼睛窥看他
们。咚咚的心跳声拍打着我的胸
脯，奶奶伸手来抚摸了一下我的
额头又继续翻转铁烙饼上金黄的
玉米饼。那些人说着与我们一样
的鲁汝语，只是语速细碎而轻快，
像他们相互递来递去的眼神一样
自在。只有一位眼角长着一颗红
痣的女子默然不语，她双手把玩
着胸前垂下的几串红色珠子。见
我看她，她的脸就红了，像火塘
边上忽然开出的一枝奇异花
朵。她低头对身边一位穿中山
装的男子问，她是阿布？男子点
头，从奶奶的臂膀下确认我。奶
奶烙好饼子就递给男子，他又将
饼子传递给那些人，不等奶奶烙
好下一个饼，他们就已经分着吃
完了，于是一整夜奶奶都在烙
饼。

第二天早上，火塘如常安
静。一块印着格子花纹的小饼
就烤在火塘边上，那是我的。从
窗口望去，门口不见昨晚那些马
匹或是玉米杆的痕迹。我总爱
做梦，我梦见我的床边卧着一只
鹿子，我一醒来它就驮着我到山
坳里去找山萝卜吃，我们在开满
酸梅花的树下咀嚼山萝卜，那声
音像极了两个亲密的人手牵着
手从雪地里走来。清早醒来，我
的手心里果还握着两棵山萝卜，
床边却不见鹿子的踪迹。我还
梦见院坝里飞来了一群黑鹤，它
们悠闲地在院中走动，我从窗户
朝它们扬撒大把的麦粒，它们欢
喜得像踩着乐曲一会儿围成圆
形，一会儿又振翅轻轻飞起。半
夜醒来，我起身爬到窗台上看院
坝，一地银白月光……“阿布，阿
布。”东平在院坝喊我，我顺着独
木梯子去见她，她的脸上即刻浮
起了那对酒窝，别在耳际的玻璃
发夹在阳光下闪着水蓝色的光
芒，那本图书还卷在她的衣兜
里。她就是那只金织雀变作的
女孩吧，我在心底里赞美这样一
个早晨。

我们在院中见到奶奶背着
一背蕨草回来，身后跟着那个眼
角长着红痣的女人，她低着头，背
上的蕨草盖过了她的头顶。她放
下自己的背篓，又去接下奶奶的
背篓，把蕨草一把把抛散在院坝
里晾晒，薄薄的湿气在蕨草上弥
散，微风轻吹起她的裙摆，一对精
巧的脚踝若隐若现。撒完，她转
身看我又去看东平，接着她从胸
前取下一串珠子围在我的颈脖
上，它带着红子果的气息，令人欣
喜。奶奶在窗户上朝她唤：喜
帧。她应了一声便上楼去了。再
下楼时，她穿戴齐整地随在奶奶
身后。我和东平跟从她们去了邵
先生家，邵先生是堡寨里的文化
人，在县里谋有职位。奶奶叩响
了邵先生家门上的铁环，邵先生

穿一袭灰色长衫开门迎客。院子
古朴幽静，院中有一个池塘，上面
立着一座假山，山上落满了青稞
粒，有的已冒出了两片清秀的叶
苗。池中有几尾深红的小鱼在追
逐嬉戏，见到人影就游进了假山
底藏匿，剩一池水，浮动着一轮明
晃晃的日影。邵先生引领我们进
了一间方方正正的大堂，门对面
的壁上张挂着一幅老虎上山图，
那猛然回头的气势，让人不寒而
栗。画的两边分别垂挂着一幅墨
迹粗狂的书法与老虎相衬。邵先
生面目庄重的坐在画前的藤编椅
上，奶奶和她端坐一旁，他的女人
腰系白色围裙为我们端上了几盏
茶水，水面上飘着几朵小白花。
邵先生用汉语问她年纪，她说：十
七。邵先生再问她，上有老，下有
小，他又要去更远处教书，你守得
住这清平？她回：守得住。邵先
生便提起毛笔沾了墨汁在一页纸
上写了几行字，递给她，她双手接
过，默读后，在纸上摁下了鲜红指
印。奶奶和她起身朝邵先生施
礼，随即离开了院坝，我和东平像
她们身后长出的两根尾巴。

出了邵先生家的大门，奶奶
又领着她去了上堡寨的舅爷喇
嘛家。舅爷正在楼阁上数念珠，
见奶奶领她进了院子，便下楼来
熬茶。屋子光线暗淡，我们围坐
火塘，每一个人脸上都镀了一层
红光。茶水沸腾了，她起身准确
地从壁橱里找出几颗花椒放进
茶水里熬煮，又取来茶碗伺候舅
爷和奶奶喝茶，顺势用一块木流
苏反复擦拭火沿边落下的碳灰，
动作利落轻盈。舅爷端起茶碗
喝茶，称赞这大茶熬得清香浓
郁，奶奶也端起茶碗来喝，我和
东平共饮一碗，茶水多了花椒的
香味让人心神安宁。喝完茶，奶
奶请舅爷为她检浴、作央乃（婚
礼祈愿文）。她屈膝在舅爷跟
前，舅爷满腹经文开口便朗朗念
诵起来，并不时地用一段松枝沾
水朝她的头顶撒去，她眉眼低
垂，撒完用手背去擦拭脸上的水
迹，仿佛在落泪，在忏悔。念完，
舅爷从寝室取出一匹红缎递给
她，说是旧年家底兴旺时保存下
来的东西，拿去做件新衣服。她
抬头看奶奶，奶奶朝她点头，她
便接下了。回家途中，她抱着红
缎，像抱着一个奶娃。奶奶只说
当年尽穿这些了，已经厌倦，反
而粗布衣衫才与体肤更亲近。
她听着，将怀中的红缎放低了一
些。经过场坝，我和东平又坐回
来马槽里继续看那本图书。

暮光升起，我随着自己的影
子回到家门，独木梯下传出了水
声，那是冬季用来圈养奶牛的地
方，现在它们都在牧场上。回到
堂屋，我点亮了一把松光轻脚走
下梯子去探照水声，火光中，她
裸露着獐牙般光洁的身子坐在
一个木盆里洗浴，见我，她捡起
木盆边上的那匹红缎裹住了身
子。我慌忙吹灭松光丢弃在楼
梯下，一头扎进了奶奶的被窝
里，我的面颊灼烫，像东平在我
耳畔说出那句话时一样。奶奶
背对着我，没有熟睡。她说，昨
夜你没有喊你父亲，今早临走他
来吻过你的额头。奶奶的语气
有些责备，我把手伸进她的背心
里为她挠背，回想昨夜那个穿中
山装的男子，记忆里似曾有过他
的几点影子。我问奶奶，她呢？
她不声响地从我身后抱起我，去
了隔壁那间一直上锁的屋子，我
们一起躺在那簇新的棉被里，朝
着窗玻璃上贴着的那张大红喜
字看去，一弯新月就挂在窗外。
这是个忽然到来的夜晚，我只能
佯装睡去了。她侧身过来搂住
我肩膀表达一个母亲的温存，我
在她起伏的胸前呼吸到了红子
果的香气。我想，只要我愿意，
也能长出东平那样会笑的酒
窝。她对着我的额头轻声说话：
我丢失的那头奶牛，仁波齐占卜
也说是找不回了，他却说奶牛吃
了山神脚下的灵芝草，被山神藏
匿了，我们带上一捆麦草放在神
山脚下与山神作交换，那晚奶牛
就回来了。我放牧经过他教书
的学堂后方，我是如此衣衫褴褛
却期望着与他相遇，他竟然摘了
一大束响铃花送我。我朝达孜
贡巴祈祷有一天能成为他的新
娘 ，今 夜 我 就 成 了 他 的 新
娘……我抬头看她，月光端端照
着她那双清澈明亮的眸子。

人与野草的战争

记者笔汇

▼

■王朝书

山里人都是种地高手。家家户户的田地看
上去都那么赏心悦目。一块块田地都用石头加
水泥砌得齐齐整整的，地里的葱葱、茄子、豆豆、
海椒、玉米……都长得一行行一排排的，且没有
杂草。看了别人家的地，我们也决心要种出一块
样板地来。然而，我们太小瞧了野草的力量。

刚到家，我们就被地里的魔芋惊呆了。 魔
芋长得不好看。叶子太大片，开的花也缺乏美
感。而且，将魔芋从块茎变成粉，是个复杂的过
程，因此，过去种魔芋主要是为了割它的叶子喂
猪，种得很少。可是，现在地里却到处都可以看
到魔芋宽大的叶子。问村里人为何会有这么多
的魔芋，他们说，没怎么管，就四散长开了。

因魔芋的数量众多，它成了我们的头号
敌人。

父亲在房后给我们留了一块地，让我们种
菜。看着地里满满的魔芋，我鼓起勇气，拔掉它
们。可是，一扯，“啪”的一声，茎断了，根块却在
地里。需要一锄一锄地挖才得行。魔芋的根块
具有强大的繁殖能力。只要有一点根茎在地里，
就可以繁殖开。面对这样强大的敌人，不知何时
才是个头。扯了不到一半，我就放弃了。

软姜藤的长势也惊人。原来，我的家里，只
有猪圈附近有一片软姜藤，现在，则房前屋后都
有她柔软的身体。不过，看在它的叶子可以煮汤
的份上，就不和它计较了。

霍麻也占据地盘地长着。此外，各种不知名

的草，长满了路边、地里。 因为，要在路边种一
排仙人掌，我们必须将路边的霍麻、野草拔掉。
一不小心，先生的手就被霍麻的刺蛰了，火辣辣
地疼。战斗了一个下午，终于清理出了一条看上
去比较清爽的路。

我们的胜利成果维持了一周多。之后，各种
野草又开始向我们发出挑战。

房后的空地，终于被小琴种了四分之三。
有小白菜、葱葱、蒜苗、萝卜、豌豆。当小白菜
嫩绿的头冒出地面时，先生特意到菜地里，看
了小白菜娇嫩的样子。然而，小白菜在长，野
草也在长。现在为止，野草的数量已远远超过
了小白菜。

前天，我决心给小白菜拔草了。一把一把又
一把。看着野草春风吹又生的样子，我知道自己
实在不是它的对手。于是，我收工了。

回家后，给先生说起我拔草的心得，终于体
会到陶渊明种地的感受。我们除了播种的力量，
实在没有和野草战斗的力量。最后，收成只有听
天由命。此时，我们明白了，靠人力和野草战斗
是不可能的。要想收成好，只有用农药。

后来，我们请教村民，为何他们的地里，没有
杂草。他们说，用了百草枯，用了龙大。

用农药的后果，是对土地的污染。可是，不
用农药，在野草的面前，人的力量实在太渺小
了。仅与野草的战斗，就可以耗光人的精力。

何去何从，只有达到农药与土地的平衡。
不用农药的我们，必须明天早起，去拔草。

不然，就看不到小白菜的影子了。

错过最美的季节来看你
■银燕

每次 都错过最美的季节来看你
你给我一抹晚霞挂在天边
每次 都错过最美的季节来看你
你用白云给我插上了天使的翅膀
每次 都错过最美的季节来看你
你让雪山揭开面纱给我深情的拥抱

静心之路，不留遗憾
每次 都错过最美的季节来看你
晨光透过杨树沐浴着我和墙内满园的青稞
每次 都错过最美的季节来看你

我在静谧的海子边陪着蓝天白云对镜梳妆

每次 都错过最美的季节来看你

卸去盛装的草原留下星点的花儿等待着我

问心之路，没留遗憾。

每次 都错过最美的季节来看你

祥云载着满月挂在金佛殿上朝我撒下圣光

每次 都错过最美的季节来看你

我在天地相接的地方放飞了自己

归心之路，未留遗憾

生活在康定

■包旭杰

中午吃罢饭，大家总要到阿里布果道去
走走。从将军桥逆河而上，过甘孜日报社，便
到阿里布果道主干路。不用说喧嚣激荡的河
水，婉转而鸣的鸟儿，便是漫步在木板铺就的
路上，迎着折多河冲撞巨石喷洒而出弥漫步
道潮湿的水雾，伴着随风而舞的柳枝，便有无
尽的舒适。

拾阶而上，听风看云，行不多久，便能看见
悬挂在墙的康定风貌挂图。挂图虽非写实，但
人物风景、生活习俗、历史传说、古旧遗迹等图
片点缀在百米长的石墙上，透着些许沧桑。抚
着汉白玉栏杆往前，还可以看到雕刻在石片上
的三十藏文字母。

大家看着图片说说笑笑，圆木接就的矮栏
很快到了尽头。转过石墙后视线稍微开阔了，
左边临近河水处有几个亭子，设着几张桌椅，为
疲累的人们休息之用。倘或天气不错，或是炎
热无比，可以坐着看看花草、聊聊天。开阔处整
饬有一方并不大且不规则的花园出来，种着些
不知名长势喜人的花，开的蓊蓊郁郁。花台上
还摆着几个很大的花盆，里面栽种的植物却是
我认识的——月季。右边靠近山的地方建起了

一副木梯，盘旋往复，攀升向上。旋梯左右有花
有草，几株巨大的杨树支撑着旋梯。再上去便
是白土坎村方向，但我们并不走这条路，仍旧朝
着前方而去。

走上一段很短的坡，路便平缓了起来。闲
庭信步，可以好好看看周围的景色。路两边才
栽的樱花已经散枝吐蕊，枝繁叶茂。远眺跑马
山林木葱葱，雪天初晴的话，可以看见青山白
头，别有韵致；南无寺在树木掩映下，露出一角
金顶；路灯错落有致，统一黄色，竖立一线，梵文
清晰可见。

夏天时天热雨多，路两旁的花开的断断续
续，野草无人踩踏，疯长的一塌糊涂。倾斜的坡
地上，竟然有农户开出了几块地，种着土豆、白
菜、葱等蔬菜。折多河水声喧哗，溅起点点雪
花，偶有柳树上飞下的鸟儿停留在凸起的石上
喝水，警惕的观察着四周。

走到一半，道路似乎被人横切一刀，断
了。木板路有一半架在了河上，我们便踏上这
条路去。这段路很窄，只能并排了两人同走，
倘或散步的人多，便有人挤在后边。如果对面
有人来，大家怕冲撞对方便放缓了脚步，慌慌
乱乱侧着身子相互让路了。右边一片灌木夹
着杂草，鸟雀肆虐，甚而有松鼠奔跑来往，惊的

路人驻足观看。
走到沉沙池上方处，路又宽了起来。路

中有一圈座椅，围着一株不大的杨树，供大家
休憩。最值一提的便是分路处，这一段虽然
最为陡斜，但靠山背阳，林木荫荫，夏天最是
凉爽，冬日积雪不化，踏冰雪而行，既听吱吱
声不断，又要注意滑跌摔跤。分路往左便到
公主桥，右上便去南无寺或者白土坎。去哪
个方向取决于我散步的同伴，如同行者是年
长葛大哥，我们便走到公主桥，看看桥上随风
翻舞的经幡，远眺雅家埂雪山如屏风，讨论下
路边野杏树花期长短，施施然原路折返。如
是年轻力健的李强诸人，便奋力爬上右边楼
梯，从白土坎村返回了。

傍晚散步，情形殊异。
晚饭后道上多了很多人，有提鸟遛狗的，有

负手散步的，有坐着聊天的，三三两两，络绎不
绝。这个时候总会遇见相熟悉的人，有打个招
呼继续走，有站着开始聊天的，或是结伴而行。
凡此种种，看着总觉得温馨。

白土坎村所处地《打箭炉志略》作“阿穆喇
贡山”，《打箭炉厅志》作“阿喇穆公山”，《康定县
志》作“阿穆贡布山”。但炉城故老多称之为“阿
里布果山”，阿里布果道建于此山下，因名之。

行走在阿里布果道

▼

父亲捎来一片秋

心香一瓣

▼

■刘卫

那个双休，我刚起床，
就接到老家物流公司的电
话，说有两大箱“亲情特产”
送到了，就在楼下。

和快递大叔哼哧哼哧
地把沉甸甸的泡沫箱扛进
屋，听着久违的乡音，心里
蓦然涌起了亲切感，叫快
递大叔在家里坐坐。他揩
着额头上的汗水，摆摆手，
客气地说，不啦！还有七
八家要送。他们公司实行
的是“限时服务”呢！

妻子在客厅里仔细清
理，满心欣喜，这是父亲捎
来家乡丰盈一片秋：一扎扎
泛着浅绿色还带着露珠的

“泡豆角”，红彤彤圆润的西
红柿，顶上开着小黄花带着
刺儿的嫩黄瓜，纤巧椭圆形
的青南瓜，紫色晶莹剔透的
葡萄，黄橙橙的柿子，已经
剥过皮的板栗米，胖胖的散
发着泥土气息的红薯，以及
我小时候最爱吃的酸枣
儿。满满当当，分门别类码
放在箱子格间里。可以看
得出，父亲用了极大的心
思，在秋日里给了我们一个
大大的惊喜。

正陶醉入浓浓的亲情
呵护里，没想到，父亲的电
话接踵而至。他关切地问：

“卫子，东西收到了吧？”我
大声应道：“收到了，谢谢爸
妈！”父亲在那头笑了，现在
县城刚开了一家物流公司，
很会招徕生意，服务细腻到
位。像托运柿子等这样的

“易碎商品”签了保价条款，
而且还将收货人签收的适
时信息用短信发到手机上。

父亲退休后，性格变

柔，话特多，整个心思用在
儿女身上。他在电话里絮
叨，今年春上，房产商在县
郊推出了一片“老年别墅”
群。他在实地考察过，所
谓“别墅”也就跟一般的民
居差不多，单门独户带小
院子，生活配套还算完善，
但最吸引人的是各户配了
一小块菜地，种啥都行。
于是，父亲把位于县中心
宽阔老宅卖了，贴了点钱，
弄了一套。父亲是从农村
考出来的中专生，从小对
土地特别眷念。退休后，
父亲身体尚可，能在这片
菜园子里重施农艺，种菜
权当是一种锻炼。现在的
小区里，像他这样专心伺
弄菜地的老人还有十几位
呢！快递公司的车从县城
出来，上高速，只需两个多
小时即到。每托运一单收
费五十元，好像有点贵。
为了多装点东西，那些时
令的板栗、柿子、枣子、红
薯等都是跟山区的二叔预
定的。

那一刻，我握电话的
手有些颤抖，眼中潮湿，感
觉家乡温暖和煦的金秋已
在脑海里灵动。

又有多久没回家了？
记不清楚。父亲捎来的东
西给了我一个温馨的提
醒。我当即决定，趁着国
庆长假，带着妻女，开车回
去，看望两老，欣赏父亲秋
色浓郁硕果累累的菜园
子，一家老小再去山区的
二叔家，像我小时候一样，
打板栗，挖红薯，摘枣子，
看漫山遍野的红树林，与
父母分享秋高气爽、阳光
明媚的愉悦时光。

■殷贤华

我想还原为一塘水
在村口永恒停靠
灌溉，或者迎风微笑
决不随波流浪
我想还原为一园花
在村头努力芬芳
拼命催生最大的果
不谈凋零，累了就躺下
翻个身化作泥香

在异乡，我最想还原为一
行树

青翠欲滴，饱含露和泪
蜿蜒在亲人望眼欲穿的

山道旁

打马回乡
我咬牙买下一把锁
将数千日夜的漂泊
哐地一声锁上

我扔掉发霉的包裹
扔掉一些路，一些梦
我脱掉鞋
只保留那条
万里迢迢的短信

我果断转身
留给房东和这个城市
一个沧桑的背影

尘土滚滚。看
我的马儿飞了起来

在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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